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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薇

误打误撞
走近了大海

1990年，詹春珮出生于浙江
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海。生
活在“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区”的詹
春珮，在上大学之前从没见过大
海，一心想从军的她，误打误撞迈
进了上海海事大学的大门。

周末周刊：儿时没见过大海的
你，是怎么走近大海的？

詹春珮：我从小对大海没有特别
的向往，反而在我的家乡，参军、考警
的氛围浓厚。高考那年，我在填报志
愿时将军校、警校列入备选。后来，堂
哥向我推荐了上海海事大学的航海
技术专业，我听从建议将其列入第一
志愿。当时我也通过了一些警察院校
的考核，但与它们擦肩而过，最后我
被上海海事大学录取。

上海是全国率先在航海专业招收
女生的城市。我那届航海专业录取了
360人，其中有27名女生。进入大学后，
师长们描绘的航海场景让我心生向
往。既学之则安之，我希望学以致用。

周末周刊：公务船招收女船员，此
前鲜有先例。听说你在工作见习期时，有
一个举动给当时的船长姜龙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认为你是做船员的好苗子。

詹春珮：2013年，大学毕业后我
进入上海海事局。那时，上海海事局
是全国为数不多可以为女性提供一
年上船实习机会的单位。当时，近100

名“小海狮”（海事局新进人员）到船
上参观，当被问到谁愿意上救助艇试
一下，我积极响应，跟着船员乘坐救
助艇出去兜了一圈。

一同培训的学员都觉得我胆子
大，但我认为救助艇上有经验丰富的
老船员在，我内心很踏实。只要有出
海的机会，我下意识就成了主动上前
的新人，我想表达自己上船工作的勇
气与决心。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救助
艇上的水手故意将船开得很快，算是
对我的考验。

周末周刊：在“海巡01”轮当上船
员之后，这份工作和你想象中的有什
么不一样吗？

詹春珮：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晕船
反应。我第一次出海晕船的记忆太深
刻了。大学三年级那年，我随校船航
行实习，第一个航次就遭遇了风浪。
当时大概寒潮刚过，海上虽然只剩下
五六级的风力，但有涌浪，人一直在
超重、失重里颠簸，每天要呕吐八九
次，吃不下一点饭，吃完又吐了。晕船
时，人对异味格外敏感，肉味、大蒜
味、芝麻油味，稍微一闻就难以忍受。

工作以后，我就想着尽早克服晕
船反应。我身体素质不错，而且我骨子
里是个较劲的人，即便晕船也想看看
自己能扛到什么时候。我很快发现呕
吐完之后反而会舒服很多，有时实在
没胃口，就先吐一顿，趁着刚吐完的松
快工夫赶紧吃些东西，否则没东西吐
就会吐黄水。一个多月以后，八九级的
风浪里我也是该吃吃、该睡睡，当时的
船长还调侃我“没心没肺”。

在中国海事旗舰上
“劈波斩浪”

2013年4月16日，“海巡01”
轮正式列编，是国内第一艘集巡
航执法、搜救于一体的五千吨级
大型海事公务船。这一年也是詹
春珮入职上海海事局的年份。从
此，她和中国海事旗舰“海巡01”
轮结下了不解之缘。
“海巡01”轮全长128.6米，

相当于3.5架波音737客机首尾
相连；排水量为6450吨，堪比海
军驱逐舰；续航能力超过1万海
里，相当于一次性从上海往返美
国西海岸，不需要中间补给。
“海巡01”轮是“移动的海上

国土”，詹春珮的每次航行都担
负着重要职责。

周末周刊：上船十余年，有让你
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詹春珮：最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

年冬天的一次搜救。2018年1月6日，
巴拿马籍油船“桑吉”轮和中国香港
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在东海海域
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接到报警的时
候是晚上，那天船舶是靠港状态，我
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前往现场担
任现场指挥船。

搜救现场前期一直是八级以上
风浪，而且燃爆船上的凝析油燃烧产
生的有毒浓烟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
的损伤，但由于搜救需要，搜救船需要
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我
们就多次冒着被有毒浓烟伤害的风

险，在难船周围组织现场船舶开展搜
救，同时还要保障过往商船正常航行。

当时我担任二副，需要协助船长
协调现场多条船只开展搜救行动。一
方面要顶着七八级风浪让船保持稳
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
船只。每天，大脑在这种高强度的工
作下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疲惫
不堪。有时候我们正在睡觉，会被刺
鼻的味道熏醒，跑到驾驶台一看，果
然又靠近难船了。

几天以后，经过专业人员的安全
评估，我们在火势较小的时间窗口协
调四名专业队员登轮检查，拿到了难
船“黑匣子”，找到并带回两具甲板上
的烧焦遗体，为后续海事调查提供了
有力证据。

周末周刊：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
多吗？

詹春珮：很多人因为搜救才了解
到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搜救只是海
上工作的一小部分，更多时候，我们
从事的是巡航执法工作，它是“海巡
01”轮的主要职能。

换句话说，我们担当的是“海上
的交通警察”。就好比公路上有超速、
实线变道、闯红灯的车辆，海上也有超
速、反航道、船舶缺员的船只。除此之
外，内河船入海、船舶不按规定升挂国
旗和信号旗、排放污染物污染海洋环
境的违法行为，都在“海巡01”轮的执
法范围内。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保障航道安全通畅。

周末周刊：巡航执法时，有没有遇
见比较特殊的事情？

詹春珮：遇到过一次比较离谱的经
历：在我们要求一艘关掉AIS（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的“幽灵船”进港接受调查的
过程中，对方三次试图掉头逃逸，最后
一次逃逸过程中向我们撞来，撞向了
“海巡01”轮的尾部。

当时我正在驾驶，第一次看到这种
情况，我和驾驶台上所有人都诧异了。
船长马上满舵甩尾减缓了冲击，而且好
在所撞部位经过加强，船体无大碍。后
来我们了解到，这艘船确实曾因海上走
私被扣留过，之后相关违法人员也受到
了刑事处罚。

周末周刊：白天和夜晚的大海给人
的感觉很不一样，尤其夜晚的大海让人
心生恐惧。

詹春珮：白天目之所及，一切都显
得可控，而夜晚的大海充满未知，除了
海面上的零星光亮，便只剩漆黑，我们
要依靠视力瞭望，结合雷达、电子海图
等电航仪器判断周边情况。我还记得第
一次夜晚过渔区，仅凭雷达和望远镜在
密密麻麻的渔船、渔网中穿梭，心就在
嗓子眼吊着，下了班头，那一整个晚上
我做梦都在避让渔船、渔网。

刚做三副时，我还因经验不足出过
状况：过渔区看到渔浮本以为避开了，
临近时才发现渔浮之间还有浅浮在水
面的较粗绳索相连，情急之下打了满
舵，结果吓了自己一跳。起初面对这些
情况我会比较紧张，后来也就慢慢习惯

了——心理极限不断接受挑战，经验就
是在一次次的摸索中“吓”出来的。

一口风、
一口浪中成长

2024年2月1日，詹春珮发了一
条微信朋友圈：“2024.2.1，漫漫亦灿
灿。”这一天，她正式成为“海巡01”
轮的船长。前方是漫长的道路，伴随
着灿烂的阳光和美好的事物。

詹春珮在大学里曾是舞龙队的
“龙头”。在她看来，船长就是龙头，
需要有掌控全局的智慧和能力。

周末周刊：当上船长，和之前有什
么不一样的感觉？

詹春珮：身份在转变，心态也需要
转变。以前我一直执行领导部署的任
务，当上船长后，需要角角落落都照顾
到。从船员到船长，最大的改变是需要
不断调整和突破自己。

刚开始做船长，靠离泊的时候难免
紧张。因为船长就像系统中枢，船头、船
尾、驾驶台以及周边水域信息都汇报给
你，你需要快速进行信息处理并做出操
作指令。我生怕指令延误或出错，人紧
张的时候语气可能就比较生硬，身边的
人感觉到了，整个团队也会跟着紧张。
事后有同事和我说起，我才意识到这个
问题——作为船长，我的情绪会直接影
响到团队的其他成员。之后，不管内心
是不是紧张，我都尽量控制，不让个人
情绪影响团队状态。

周末周刊：你是什么风格的船长？
或者说，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船长？

詹春珮：我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师
父姜龙影响。他当船长时是整艘船的
“灵魂”，有一颗“大心脏”。

“海巡01”轮上每个部门职责不同，
却缺一不可。船长是总指挥，背负着最
大责任；机舱是“心脏”，轮机员与机器
打交道，要求严谨细致，丝毫不能出错；
驾驶台是“大脑”，驾驶员把控船舶的整
体航行，需要随机应变。

在我看来，最优秀的船长并非时刻
冲锋陷阵，而是能让团队各尽其职、按部
就班。船长需要日常巡查船舶、协调部门
工作、把握船员思想动态，发现并排除潜
在问题。这就像“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远
比病发后救治更为高明。这是我心中最
理想的船长状态。如今我远未达到这样
的状态，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周末周刊：十几年的航海生涯中，
哪个阶段对你的挑战最大？

詹春珮：从二副做到大副，对我来
说是一个跨越。三副、二副与电气设备
打交道比较多，大副作为部门长要完成
从“管事”到“管人”的转变，比如协调甲
板部与轮机部的事情，需要经常跟人打
交道。我这个人比较“社恐”，晋升大副
之后，压力与责任陡增。

应对大副这个岗位的挑战，我的秘
诀是“真诚”。我不擅长八面玲珑，唯有

实事求是“打直球”，遇到矛盾，捋清矛
盾背后的信息差，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的方法。

周末周刊：船舱内环境隔绝、生活封
闭，轮机轰鸣声终日不止。和你搭过班的
前大副曾经认为你这样的女船员最多坚
持两三年就得下船。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詹春珮：海上生活的确有些枯燥、
乏味。不可否认，航海的客观条件给女
性增加了诸多限制，提出了更多挑战。
但我认为，从事这项工作与性别无关，
如今的航海岗位，纯体力工种已经少了
很多，船上的工作更多依靠经验和技
术，大多是体力与脑力的结合，女性同
样可以胜任。其实，越来越多的女性加
入航海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只是
幸运地和时代完成了“双向奔赴”。

大海可以抚慰人心，海上的美好瞬
间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重要力量。天蓝
海阔间的日出日落，突然穿透云层的绝
美光线，夜晚海面的粼粼波光，都让人
心生震撼。我偶尔会钻牛角尖，而在夜
晚开船时，看着茫茫大海，听着阵阵海
浪声，思绪便会慢慢捋顺，那些想不通
的事情也会释怀，这或许就是航海人心
胸更为开阔的原因。

有一年我的在船时间长达220多天。
海上更多的时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美
景并非时时可见，就连壮观的海上日出
也需要天时地利。真正从事航海工作的
人极少说“征服大海”这样的话，更多的是
对大海的敬畏。航海人并非要战胜大海，
而是以丰富的经验与大海好好相处。

周末周刊：十几年的航海生涯中，
你哭过吗？

詹春珮：当然哭过，而且不算少。但
我不会在人前哭，也不会把哭泣当成解
决问题的手段，更多是将它作为情绪释
放的调节。你可能想象不到，我是“泪失
禁”体质，有时在夜晚看到一段悲情文
字或视频，会放纵自己哭上一段时间，
哭过之后会很解压。

我认为成长没有捷径，面对各种挑
战，我只是如同蚕食桑叶一般，一步步
攻克。回过头看，我是在一口风、一口浪
中“长大”的，在日积月累中培养解决问
题的能力，那些熬过的难关最终都成为
我成长的一部分。

在海上会有乘风破浪的时候，但我
更偏向用“细水长流”来形容我的成长
历程。我确实是靠着一股韧劲走到现
在，如今回过头看，真正塑造我的是每
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是一路的经历与沉
淀造就了现在的我。

做自己感兴趣
能坚持的事情

在工作上，詹春珮是一个主动
的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生
活中的她比较被动，甚至很少主动
与人攀谈。闲暇时间，她是文艺的
女生，爱画画、研究美食、收纳整理
房间，有自己的“小追求”。

周末周刊：在船上的闲暇时间，你
主要做什么？

詹春珮：船上配备了许多设施，是
我们工作之余的娱乐方式。做三副、二
副时，闲暇时间比较多，我会打乒乓球、
羽毛球，也会在房间看小说，有时找人
下棋、喝茶聊天。

我很喜欢画画，特别热衷于画灯
塔，因为灯塔既好看又好画，也很有纪
念意义。有一段时间，我把南海的五座
大型灯塔都画了一遍，后来把这本画有
灯塔的画册送给了在南海守灯塔的好
朋友。以前我们每年会去南海巡航，这
位朋友就是巡航时候结交的。

我是射手座，据说射手座做事情三
分钟热度，那我就趁着对某件事产生兴
趣时全情投入。有段时间我喜欢摄影、拍
视频。前几年短视频刚兴起时，我做过抖
音视频。最近我又迷上了煲汤，喜欢研究
美食。

我是一个喜欢保持空间秩序感的
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小事中获得快乐。
从初中开始，我过了20多年的集体宿舍
生活，2024年以后，我拥有了自己的房
间，过上了独居生活。我喜欢从闲鱼、小
红书等App上淘闲置家具，比如餐边柜、
摇摇椅、置物架等。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半
圆形的窗台，因为尺寸比较特殊，我在网
上定制木架，自己打磨、上漆，“手搓”了
一个专属的小角落。当午后阳光洒进来，
坐在这个小天地里喝茶，非常惬意。

周末周刊：陆地上的你和船上的
你，有什么不同吗？

詹春珮：我在熟人面前偶尔会人来
疯，如果有人觉得我很高冷，大概率是和
我不熟。小学一年级班主任给我的期末
评语是“活泼而不失文静”，这句话我一直
记到现在，是对我的性格最贴切的概括。

陆地上的我与船上判若两人。船上
是我的“地盘”，有人说我气场“两米八”；
回到岸上，回归生活，很多人印象里的我
比较腼腆，给人的印象也偏内向。生活中
的我比较随意，甚至有点懒懒的。和靠谱
的朋友一起旅行我就负责无脑跟随，带
错路我也觉得无所谓，比较随遇而安。

说起来很有趣，我生活中有很多习
惯不知不觉被航海改变了。比如现在就
算回到陆地上，看到有东西放在桌子边
上，必须推到桌中间，这样不容易掉落，
如同强迫症一样；有时远处的东西看不
清，我会下意识伸手想摸望远镜。有一
次我还梦见船在航道里开到飞起，惊醒
时才发现是在回家的大巴上。

周末周刊：与船相伴多年，感情油
然而生。我发现航海人提到船时都用
“她”而不是“它”。

詹春珮：船舶如同人一般，有国籍、
身份、性别等。用“她”来形容船舶，是航
海文化中的悠久传统，有说是受古老语
言比如拉丁语影响，也有说把母船作为
母亲般守护或者情感投射，不一而足，
但总归饱含敬意和温情。

航海圈有许多习惯用语，比如，大
学毕业之后上船工作是见习三副，被叫
“小白皮”，轮机长叫“老轨”，管水尺压
载水的叫“木匠”，管焊钳维修的叫“铜
匠”，船上的人有的也不知道为何这么
称呼，都是口口相传的。

船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约定俗
成。比如，上船不要踩门槛；船长和大副不
能同时离船或乘同一部电梯；船舶新列
编或下水时，按照传统习俗会请一些有
身份地位的女性作为“教母”行掷瓶礼。

周末周刊：“海巡01”轮是上海市首
个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众上船
参观会对哪些问题比较感兴趣？

詹春珮：比如会问“有没有遇过海
盗”“是不是经常能吃到海鲜”，等等。其
实真正的海上生活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
浪漫，也并非都是惊心动魄的。船上的饮
食、住宿条件都不错。有人觉得海上生活
闭塞，有人却乐在其中，都是因人而异。

另外，公众对女船长的身份比较新
奇，我也希望外界不要给女性航海工作
者贴标签。很多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女船
长会更细心、更温柔，其实有时男性会
比女性更细腻。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的，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做自己感兴
趣、能坚持的事情，就是最快乐的。

大海，是无数人心中
的诗与远方。而对于航
海人而言，它是朝夕相
伴的工作场域，更是让
他们常怀敬畏的存在。

在几乎是男性专
属的远洋掌舵的领域，
有一位“90后”女船长
詹春珮打破了这层性别
桎梏——她十年磨一
“舰”，从新手船员到三
副、二副、大副，最终成
长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
船的女船长。

农历大年初十这一
天，上海海事局“海巡
01”轮举行主题活动，
公众登轮参观。不久
后，詹春珮又要驾驶着
“海巡01”轮进行巡航
执法。出船前，这位女
船长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她见过海上的绝美
日出，也经历了风浪中
的惊险时刻，从言谈之
中能感受到这位“90

后”女船长的真诚与直
率、柔和与力量。

詹春珮
1990年12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现任上海海事局东海海巡

执法总队巡航管理科副科长、“海巡01”轮船长。常年从事海上巡航
执法搜救工作，曾参与20余起海上重大任务。曾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标兵等荣誉。她还被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授予性别平等奖表
扬信，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性。

詹春珮指挥小艇开展海上执法。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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